
写给母亲
云沐蝶（云南）

风雨把你推向新的风雨
黄昏有你就好

落叶不要及早归根，归暮色
就好
每天习以为常就好：像旧日
一样
在家禽声中起床，打水，打开
大门

一边看天色，一边唤着我的
彝名
和我说话就好
所有的黑，都会披上晨光：
晨光落在哪里都好

年迈也好，行走缓慢也好
积云，积沙，咬住风雨就好
我所有的疲惫与娇声，都找到
归宿

她
南木子（重庆）

那么多的相似之物
红一片，黄一片留在三分地里
有人走进去
烟尘后退为一座城

有人说到她时
是无声，轻声，歌声———
岭山不露痕迹层层叠叠说出云

有人走远，有人回头
因为她眼中的雨
很多条河互相牵扯，流传
一条枯去，就有一条在弯月中
溅起浪千层

中秋月
杨孝洪（江苏）

煎熬一生，终于
有了金色和圆满
喂养着开枝散叶的日子

那年中秋，母亲用
自己的长辫换了一块月饼
将一个微笑，分成四个微笑
我们兄妹三一人一份
一份，留给我田野耕种的父亲

母亲看出我们的疑惑
说：“我吃过啦”

傍晚，我借着微弱的灯光
从窗户外看到，母亲
正在舔着菜刀刃上月饼的残屑

摇篮曲
吴海龙（安徽）

面对摇篮，俯下身子解开怀抱
的人
自带温度，色彩，和歌声

去向梦里的希望，究竟有多

深远
确定，而又模糊

芭蕉怀中，雨滴半圆而明亮
月光摇落凤尾竹，你的夜色有
了画面感

而无法合得严实的掌心，掩起
的茧
却来不及掩藏起触碰的疼

一生都在抗争中接受。摇篮曲
无声。为了唱好

你放下仅有的：青丝，腰身，和
双膝
却如此，从容，且安静

灶台前的母亲
刘文书（安徽）

娘围着蓝色带补丁的围裙
灶台里青黄的火焰是贫瘠炊烟

那年，娘在灶台煮饺子
她的病，提前发作了
右手与饺子一起在锅里煮沸

我不敢看娘的手
那种惨白
仿佛我瞬间长大的颜色

后来疯娘走了
疯娘从水里走了

那时的风
一点还是一横
行书还是狂草
都写着一个男孩的痛

一点点一滴滴
从河谷痛到天堂

如今，我对花那么热爱
就像喜欢你最美的模样
尤其那乌黑而长长的辫子

带母亲去看桥
尤言（重庆）

母亲说：这是把竖琴。
越过河谷，一座斜拉桥把他的
影子扶正
——— 这是他设计的桥，又一座
刚刚建成

曾带母亲看过江上的，峡谷
上的
提篮拱和悬索吊桥
他的作品，让母亲想起了
家中的提梁壶，摇篮和村边的
石板桥
那时，父亲还健在
村庄还没有消失

与天空和大地衔接的金属越来
越多
风吹过来，落红越来越少

“其实，有些桥已断了”，
母亲佝偻着腰，抬头望向望不
见的故乡

病床上的母亲
雪瑞彬（陕西）

疲惫至极的蒲公英，终于陷入
白雪松软的床，裸露部分
在春天来临之前的风里，颤抖
呻吟

曾一次次约定，透过窗户的
暖阳
井枯河断之后的雨水
让河床一样的身躯，重新荡漾
春光

难以描述，暴风雨后的大树
截掉吹断的枝桠
失去的部分，曾供养绿荫的
灵魂

眼皮挣脱沉重，方寸间
如天涯回望
腊梅点点，浸染在白雪的原野

看见我，强装出的笑容
被鬓角的汗水洗的更加苍白
我酸楚湿润的掩饰里，心如
针扎

微笑在皱纹里待过
刘晓亮（天津）

故乡有三种事物，北风
老榆树和土地。北风不讲情面
把老榆树摁了又摁，她佝偻起
身子
离土地越来越近
沟壑深深浅浅，却再也留不住
时光的影子

她用尽最后的气力，把满树的
榆钱
捧给春天，一串鸟鸣滴落
皱纹缓缓地舒展开来
她是要告诉春天，微笑在那里
待过

土土的母亲
吴文君（江苏）

被小女儿嫌弃衣服土土的亲婆
微笑拍拍袖子：就在家里穿
臃肿的短大衣包裹，依旧
能看出花的风姿
子宫里小黑点开始长大
诚惶诚恐到最后的无比期待
恐惧着砍掉翅膀，套上繁重

盔甲
时光洗去了色彩，鬓角白发
丛生
皱纹慢慢爬上光洁的额头
照亮我们的彩色人生

红剪刀
万宇轩（江西）

它老的生锈了
被遗忘在某个裂缝里
我把玩着多功能的
指甲钳
咧着嘴，炫耀它的锋利
她可能不再那么唠叨
她的双手也变得粗糙
可她依然念着
在夕阳沉落的瞬间
似乎她真的老了

可我依然在遇到困难
还是会寻找那把红剪刀
她依然抱着我的脚
做着精细活

红剪刀
重新回到某个角落
等待需要她的时刻

无边
郭逸竹（广东）

于细微处任意截取一部分
会是忽略时间、国界、肤色……

也是无私的爱，在月光下
我感受到她们奉献的源远悠长
和散发着的一些光与热

在宏大处：漫步向
大海边，也是母性样温柔的
沙滩
最先吻我双足
我不惜用一生以回赠
生命源泉的水纹，潮起潮伏
始终用爱包容

我想开口说出
——— 母亲
星星，已闪亮无边

厨房里的母亲
毛文文（江苏）

母亲倾身在乡下灶台前
系着褪了花色的粗布围裙
我们住城很少回，大锅灶很
少用
大锅灶和煤气灶
成为母亲分身走动的亲戚

母亲老爱美了，烟熏的墙上
贴有
年轻时心爱的明星画报
这么多年之所以没脱落，是

父亲
用石灰水粉刷时镶嵌了四角
墙角下的胡萝卜和一堆山芋，
为生活
紧紧裹着一身泥巴

炊烟斜斜的，和努力站直的
母亲
不能对比。风悄悄进门
似乎来检查母亲歇下的灶堂
该添一把，热饭锅的火了

归乡辞
栾海莲（山东）

栽种下鸢尾和茱萸，归乡的路
又近了一分，阳光移进母亲的
抽屉
满满的书信就哗哗动了起来

可见不可见的风，总是适时
吹起
偏离的脚步，母亲一次次拉回

大雪，密林，山泉以及金莲花
大兴安岭能给予的一切
都小心珍藏，用病躯担承，年华
回馈

母亲的诗篇，三千里路程
章节跳动的字符托着一条河流
穿过她的掌心
清澈见底，永不褪色

母亲的背影
李耀斌（天津）

小时候
你的背影很高
我习惯仰望
从田间到炕头
在里里外外没有停歇的日子
你矗立于破旧的屋檐下
用瘦弱的身躯
挡住了所有风雨

长大后
你的背影很矮
我总想搀扶
可你始终摆摆手
你的背影变得越来越弯
从叹号到问号
直至句号
始终无言

最美的存在
姬梓馨（天津）

一身宽松长裙
单手抚慰，专车，停工是幻想
那一刻到来，她们坚韧

曾经也常感慨不公
幼苗发芽了，慢慢强壮
见证过程，一切都心甘情愿

花儿，盛开凋落
轮回中依然是最初的模样
这尘世，每一个女人都有一个
温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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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行结束，准备登驼山。驼山因其
绵延数里，顶上双峰对峙，远望恰似一匹
卧着的骆驼而得名，海拔408米。有人小
声嘀咕，怪了，云门山海拔421米，怎么会
有“云门山高，高不过驼山的腰”的说
法？导游解释，可能是驼山山阶更加陡
峭一些吧。
  行至拜佛台，导游停下了脚步，让我
们集体回头，向东南方向看远处的绵延
山峦。原来这就是由九个山头组成，全
长2600米，堪称世界第一的山体巨佛。导
游小妹从手机里翻出巨佛的竖版照片，
天哪，我们不由地惊叹，太传神了，鼻子、
眼睛、嘴唇、甚至发髻都栩栩如生。逼真
的形象、起伏的身体，不得不佩服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导游小妹告诉我们，巨佛
并非纯天然，是依山体辅以人工雕凿而
成，且只有从驼山的这个角度，才能看清

巨佛的形象，除此
之外，从东西南北
任何方位观看巨
佛，都是一组普通
山头，所以千百年
来，青州巨佛一直不为人知。直到上世
纪90年代，一个青州籍画家上山游玩偶
然拍下一张照片，冲洗后才无意发现这
尊仰面巨佛，当时照片还被《人民日报》
刊登了。
  继续前行，山中的一处题刻该怎么
读引起大家的小小争论。由右至左读
“平易高处”，由左至右读“处高易平”，似
乎都挺有道理的。反正不管咋读，人生
在世，处高不骄、处低不卑，保持平常心
就对啦。
  驼山最著名的当然是摩崖石窟造像
群，共有大小造像638尊，神态造型各异，

雕凿技艺精湛。挺佩
服古人，当年的环境
一定很恶劣，他们居
然能够雕凿出如此多
造型不一、形象逼真

的佛像，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活儿，也考验
着工匠们的耐心和毅力。自古以来，中
华民族从不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历
史将永远铭记工匠们用匠心打造的艺术
精品。
  比较难以理解的是，以石窟佛像闻
名的驼山，山顶的昊天宫却是一个道观，
看起来香火还不错。作为一个曾经的武
侠迷，我不由地想起金庸先生《射雕英雄
传》里佛心深厚的南帝一灯大师，《倚天
屠龙记》中曾经杀人如麻、后出家为僧的
金毛狮王谢逊，以及归属道教的武当派
开山鼻祖张三丰，无论从前怎样，最终他

们都选择了一心向善，成为被人敬仰、被
人纪念的一代大师。
  佛教信奉生死轮回，道教讲究长生
不老，山腰礼佛，山顶修道，真是颇有意
思。在我这样的唯物主义者看来，无论
道法还是佛法，只要是引人向善学好，就
是好法。毕竟只有种下善的种子，才能
结出美好的果子。当下我们正在倡导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也是在撒播真善
美的种子吗？
  伫立在无边无际的绿意中，透过千
年的岁月风尘，我看见一个又一个和这
片青山绿水融为一体的文人雅士，他们
为这座千年古城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精神
烙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生于斯、老于斯
的人们，让这座城市四处弥漫生生不息
的力量，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驼山登顶
邱建华


